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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阐释
吕晓洁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中原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河南文学与中原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河南当代文学对中原传统
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现代性阐释，比如，通过对义文化的诠释，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对纯

朴、仁爱精神的展现，对忧患意识的体现，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大力弘

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软

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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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传统文化主要以三种形态存在：以自然形
态存在的物质文化，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典籍文化，以

精神形态存在的思想文化。而对现代生活最有渗透

力、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最能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是

思想文化。关于中原思想文化的精神特征，河南作

家李佩甫在其长篇小说《羊的门》中有一个贴切的

比喻：“老酒气息”，对其概括得精当而独到。老酒

是时间的产物，因年代久远而醇香绵远、厚重、苍劲、

古朴，又因其年代久远而蕴含一股幽微的腐靡气息。

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与核心，发展最为丰富

成熟，集中华文化之精华，正如一坛老酒，漫长的历

史使之愈加光辉灿烂，是其他区域难以超越的文化

成果。与此同时，因长久的历史积聚，其中也沉淀了

许多积重难返的陈腐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中原传

统思想文化中植入现代性内涵，对其进行现代性阐

释，以在重建当代中原人的精神价值体系、新型道德

伦理观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提高中原文化软实力，使中原文化助力中

原腾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高文化软实力的

关键在于基于现代性视角，弘扬中原人文精神，展现

中原人的精神面貌，树立中原良好形象，为中原的发

展提供新的精神引领。而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构成，

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根本价值在

于其对人的精神、灵魂、人格建设的作用，引领人们

向着健康美好方向前进，其人文价值对于人格完善、

个性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文学

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河南新文学自开创以来，一直与中原文化血肉

相连。从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曹靖

华、于庚虞等人发出的河南文学之先声，到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人的现代性乡土反思，再到

五六十年代的李
!

、段荃法、张有德等人的中原乡村

新生活叙事，一直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

孙方友、李佩甫、张宇、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等

人的创作，都对中原文化进行了生动的阐释。河

南作家自幼生长于中原大地，对中原文化耳濡目

染，中原文化的精神早已融入其血液之中，沉淀在

其思想里，在其作品中处处散发出特有的文化气

息。自近代以来，中原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

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新时期以来为民族振兴、国

家富强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大业，无疑都是中原人

民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最为强劲的音符。这

些在河南文学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呈现，这也是时

代赋予文学的使命。民族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

的前进步伐，以及中原人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自信、自强、大义、仁爱等，构成了中原人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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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当代河南作家文学创作中

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目前学界对于河南文学与中原文化渊源关系的

研究较多，而对于河南文学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现代

性阐释方面关注不多，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期为

丰富文化发展创新范式、发展中原文化提供有益的

参考。

　　一、对义文化的诠释

中原思想文化资源丰厚，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在这里发展得最为成熟。中华第一经《周易》是在

中原孕育而成的；道家学派代表老子、庄子本为中原

人；孔子、孟子虽未生在中原，但其主要思想传播区

域都在中原；东汉与北宋时期儒家文化在中原得到

更为充分的发展。“义”是儒家重要道德规范之一，

也是构成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一纬。孔子最早

提出了“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

与之比。”［１］（Ｐ３０）孟子对“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大人

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２］（Ｐ１２３）而后，韩愈进一步提出“行而

宜之则为义”［３］。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对“义”都

有不同阐释，如比干剖心成为华夏义文化的先导与

典范；文天祥从容赴死，是一种“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爱国之义；关云长舍弃曹操的荣华富贵之许，千里

走单骑，是一种朋友之义；《水浒传》中宋江所奉行

的则是一种封建忠义。

“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的。河南当代文学中所阐释的“义”已

被植入了现代性内涵，反对侵略战争，谴责战争对人

类的伤害，是一种人道主义之义；不做违背自然规律

的事，不做损害别人的事，符合自然天道伦常，是道

义；为政者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是仁义；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遵循诚信、友爱，是一种人格标准，是情义；在

别人危难之时出手相救并给予帮助，是仗义。这些

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有生动的诠释。如李
!

在《黄

河东流去》中写道，春义和凤英在困难时是柱子帮

了他们，春义坚决不同意凤英离开柱子另开饭馆，

认为那是抢生意的不义之举；徐秋斋是一位算命

先生，他看不惯海骡子对弱女子李麦的欺负，帮她

出主意，逼迫海骡子兑现为李麦父亲买棺材的诺

言；他带领背盐的妇女们大闹盐行，帮助生活凄苦

的妇女们讨回卖盐钱并帮助王跑向汉奸团长讨回

卖驴钱，这是一种挺身而出的侠义。张一弓在《远

去的驿站》中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家族的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

出生入死、毫无怨言的动人故事，表现了中原知识

分子的民族大义。另外，张一弓在小说《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中还塑造了一个铁骨铮铮、凛然大义的

英雄李铜钟的形象：他看到村民挣扎在饥饿与死

亡的边缘，挺身而出，甘冒牢狱之险，为村民借粮

食，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典型的舍生取义之

壮举；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毫不屈服，他考虑的不是

一己之利，而是千千万万人的安危，这又是一种

“威武不能屈”的大义。

乔典运对于“义”的理解更有意味。他在小说

《满票》中将主人公何老十塑造为何家坪的村支书，

且艰苦朴素、一心为民、公正廉洁、毫无私心，可谓

“仁义”“道义”之士。在选举村长的前夕，何老十自

认为必被选上，而村民们也互相约定还投何老十的

票，但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何老十只得了两票。大多

村民受过何老十的恩惠，这似乎是以不义之举报仁

义之人。掩卷深思，何老十是个讲仁义的好人，但何

老十脑子里又有一股顽固的愚忠思想，他不折不扣

地执行上级政策，哪怕是错误的极左政策也照行不

误，他又是个没有独立思想的“好人”，因此，他在为

村民做出无数好事的同时，无意中也为村民带来了

不少伤害。时代在变，乡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村民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村民抛弃的不是何老十，而是何老十所代表的

思想观念，是一种旧式之义。在村民看来，选出一个

更能干且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干部才是真正的正

义之举。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以发展的眼

光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义”的不同认知态度。

可见，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背景下，在文学作

品中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义文化、践行义文化，对

有新时代特征的义文化进行诠释已成为河南作家的

自觉行为。

　　二、对坚韧、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４］（Ｐ１）、“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５］等这些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

分，在河南当代文学中都得到了直接弘扬。

李佩甫在《羊的门》开篇第一章中就写道：“是

啊，一页黄土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频

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一代一代的后人是怎

么得以延续的呢？没有人知道。三千年过去了，在

广袤的豫中平原上，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一处一

处的炊烟……人活着，树也活着。”［６］（Ｐ１）作者在这一

章里列举了历史上中原经历的屡次战乱与天灾，但

中原人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揭示了中原人民生命的

韧性与顽强。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以１９４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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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原遭受的天灾人祸为背景，也生动展现了中

原人生命的韧性。当时的中原虽遭遇了旱灾、蝗虫

灾害、日军侵华的政治灾难等一系列苦难，但人们在

苦难中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并且积极投身于民族解

放的大义之中。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描写了人

们虽受到难以排解的生命之忧，但并不是消极地坐

以待毙，而是一代一代顽强抗争，想尽一切办法去改

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刘庆邦在《平原上的歌谣》中

叙述了１９６０年代极左政策导致的人间苦难，浮夸成
风，形式主义盛行，人们食不果腹，连树皮草叶都吃

光了，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之火没有熄灭，他

们互相体贴，坚持到最后，表现出超强的生命韧性。

在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中，中原人民顽强的

生命力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展示：狗娃舅只有十二岁，

父亲瘫痪在床，姊妹又多，全家的日子靠他一人来维

持，他个子虽矮小，但力气很大，一天能割二百斤草，

甚至超过了村里最强壮的汉子。作者这样描写到：

“坡上晃出一队割草的孩子，全赤条条的，一线不

挂。远远，极像被风吹的草儿押送的一队泥丸。那

打头的草捆极大，小垛儿一般地缓缓滚来，仿佛草也

成了气候。近了，你才能瞅见那埋在草里的小头。

叫你真不信是那泥丸一般的孩儿驮了草动，倒疑是

成了精气的草搡着孩儿走。这打头的，便是狗娃舅

了。”［７］狗娃舅可谓一个极具顽强韧性的生命象征。

中原自古多灾多难，中原人面对苦难表现出了

自强不息的精神。李
!

的《黄河东流去》把这种精

神表现得最为动人。国民党部队为了阻止日军南

下，扒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段河堤，结果造成水淹四十

四县，黄河南岸的河南区域内人民是直接的受害者，

瞬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在最苦的日子里，不

是屈从，而是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苦难，并积极投

身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斗争中去。“再苦不忘国

耻，再难不失人格”，这正是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

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

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谊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

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

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

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８］（Ｐ７０４）

周大新在《第二十幕》中描写了南阳尚氏家族

为振兴家传丝织业而进行的永不放弃的努力：尚家

经历了无休止的磨难，匪祸、战乱、运动、腐败，每一

次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与破坏，但尚家人从

没有放弃过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追求。这正是一种

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坚韧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支撑人生的信念，有了这种精神，人们才

会历经坎坷而从不倒下，这也是民族精神之重要特

征，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会历经磨难而毅然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并日益走向富强。

　　三、对纯朴、仁爱精神的展现

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写道：“再走，你先是发生了

一种平缓的感觉，甚至是太平了，眼前是展展的一马

平川，一看，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

觉。灰是很木的那种，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那

种，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

氛围里……”［６］（２０６）“平”“木”是中原大地的特征，

也是生长于这块大地上的民众的隐喻，他们平常得

像一株平原小草，纯朴得像一块黄泥巴。“吃了么”

是中原流行的第一句话，是一种最传统最古老的打

招呼方式。“上屋吧”是中原流行的第二句话，这是

一种真心实意的表达，是一种真挚的邀请。当你走

进一户熟悉的人家，狗会在你的腿边汪汪地叫着，这

时候会有主人从院子里迎出来，说一声“上屋吧”，

这是在告诉你，你已经到家了，这里就是你的家。这

两句话充分代表了中原人最朴实的一面，就如一马

平川的平原，一览无余，虽显得有些单调与木讷，但

包含着最真挚的情义。

仁爱精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孟子说：“仁也

者，人也”［２］（Ｐ２３６），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

“人的自觉”，二是“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在今天对

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目

前中国已进入商业化时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泛

滥，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克服这些弊端，是构建新

的德性伦理的宝贵资源。河南作家深受儒家文化的

浸润，这种“仁”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展

现。如李佩甫《黑孩儿》中的主人公黑孩，从小就没

了爹娘，村民便成了他的衣食父母，对他比对自己的

娃子还亲三分；《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自幼

父母双亡，全村人对他无限疼爱，视如亲生；阎连科

《瑶沟人的梦》里的连科，读高中家里负担不起，既

无钱又无粮，是全村人给他凑齐了上学的费用。河

南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李
!

曾对河南人的民间个

性即“侉子性”进行过概括：“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

‘侉子’，‘侉’是什么东西呢？我理解既是浑厚善

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

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就是黄河给予他

们的性格。”［８］（Ｐ７８３）浑厚善良是河南人的本质，如李

!

在小说《黄河东流去》中塑造的主人公李麦、徐秋

斋、蓝五、雪梅、梁晴、海老清等，都质朴善良、重情重

义；面对厄运，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接济，展现了中原

人最为纯朴动人的一面。这些都是中原文化滋养出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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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真挚醇朴人性，是最鼓舞人心之处，也是中原文

化生命力所在。

儒家“仁”的思想，不仅爱人，而且爱物。河南

作家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把这种思想引入生态文化

观念中，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焕发出新的生

机。如河南女作家傅爱毛在其小说《会说话的南

瓜》中刻画了一个心底仁厚、尊重自然的顾三爷形

象。顾三爷是核桃树学堂唯一的老师，学生是几个

身有残疾的孩子，他教孩子们念书识字，在季节更替

中也教孩子们种南瓜、馏红薯、认识各种药材，冬天

围着火炉给孩子们讲故事、唱歌，既教给孩子们知

识，也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更给予了孩子们温暖

与快乐。这是一种尊重自然人性的教育方式，与尊

重生命本体的“泛爱众，而亲仁”［１］（Ｐ３）、“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９］的思想相契合。

　　四、对忧患意识的体现

忧患意识包含悲悯之心和责任承担两层涵义。

悲悯意识是指超越一己之私，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

去发现人类存在的困苦和精神上的缺憾。当个人或

众生被现实的困苦所缠绕时，当人生与自然的秩序

被打破时，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被破坏时，仁人志士

的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深沉的悲伤和无限怜悯，如

孟子所称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

是指在悲悯基础上产生的自我关怀、群体关怀。自

我关怀体现为自我人格的提升，群体关怀则体现为

谋求人类的健康发展。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胸怀

天下、奋发进取的志士仁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南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个

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整体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这

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反思意识表现出来的。河南作

家一方面骄傲于中原文化的古老与深厚，其优秀因

子哺育出中原人优秀的品格；另一方面反思中原文

化存在的弊端以及对人的发展形成的阻碍作用。

“爱之深，恨之切”，正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无限热

爱，更希望其更加完美。确实，中原文化并不是完美

无缺的，甚至在久远的发展史上还携带了许多滞后

的东西。在南宋以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原既是中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也是封建

思想发展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一些积重难返的落

后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其中。河南作家以现代性视

角对之进行观察，对那些落后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

的批判。如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对中原农民

缺乏独立思想、盲目跟风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李佩甫

的“豫中平原”系列作品对中原百姓中的绝对服从

权威、面子意识进行了揭露，乔典运在《满票》《冷

惊》等作品中对残留农民心理深处的封建意识进行

了揭示等。

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人性中的弱点，批判

文化因素造成的人性暗疾，这和鲁迅的“揭出病痛，

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一脉相承的，这源于儒家思想

中的忧患意识———通过对忧患处境的深刻体验、对

造成忧患处境背后原因的深刻思索，以期突破这种

困境，弘扬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提升人格修养———

正如《易传》所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４］（Ｐ３４４）

　　五、结语

中原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换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脉相承，中原传统文化是

中原发展的原始基因，一切现代文化都必须在此土

壤上生根发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被视为批判的对象，几

乎成了封建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中原传统文化也遭

遇了同样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传统文化

遗迹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许多优秀的传统思想被

当作封建思想而加以否定。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传统文化基础

上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一直

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因

此，对中原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是时代的需求。

河南当代文学在挖掘中原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大力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人们朝着真

善美前进的正能量、构建中原新形象、提升中原文化

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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